
赏雪
六出飞花洒满天，冰肌玉洁舞翩跹。
千山寂静晶莹透，万径覆铺锦绣绵。
龀齿嬉游歌舞起，妪翁畅叙笑声妍。
惬然留恋忘回返，瑞雪迎来大有年。

冬柳
老柳西风沐雨霜，寒冬瘦影伴榆桑。
一川秋水随花去，两岸浮云映月扬。
虽有垂丝条百尺，却无嫩叶绿千塘。
珠芽存与雪冰里，翠黛明春再秀妆。

寒冬
瑟瑟凄风夜色浓，律回岁晚又寒冬。
茫茫原野人无影，漠漠山林鸟失踪。
银杏树丛黄叶厚，荷塘岸上白霜封。
老翁最喜当年雪，欲与童时梦里逢。

最近，再次迷上一个鲜花直播间，我从新粉
妥妥转成老粉。主播叫玲姐，主营某个玫瑰品牌
基地的各式鲜花。

每天睡前，我都会浏览一下关注着的几个直
播间，作为一天里最后的消遣，似乎，看点什么喜
欢的物品，或买点什么心爱的东西，可以溶解焦
虑，安神助眠。几乎每一次，我都会不知不觉定
格在玲姐的鲜花屋，就算啥都不买，进去领略一
下花间风情，心情也倍儿爽。

跳舞兰、雪柳、蜡梅、向日葵、小菊、绣球、百
合、玫瑰、佛手柑……几个月来，鲜花络绎不绝，
在家里各个角落绽放异彩。柜子里，塞满了花
瓶。单耳或双耳的，细颈或大肚的，奶白瓷或泡
泡釉的，各式器型琳琅满目。

空间是美丽多彩的，感觉是美好喜乐的，但
钱袋呢，渐次亏空！

先生见我不停收货的忙碌身影，小不高兴，
劝我不要再买了，说：“这些东西买回来都没用！”
我对他的“无用说”很不认同，以“美的体验，令人
愉悦。无用之用，乃是大用”抗辩之。虽义正辞
严，内心里，还是有些小拉扯的，我知道，想要更
多，是我的功课。迷醉于炫目的花花世界，是一
种精神的近视，向外求的心灵，永远不会满足。

人得吃饭喝水，脾性不同，底线不一。花也
一样，它们有自己的喜好与禁忌，人得投其所好
地养护。醒花时长、水位设置、肥料配比等，不同
品类，有不同的讲究，若有一步做不到位，花儿，
就会垂头落叶地蔫了。这时，钱与期待都打了水
漂，不增快乐反添烦恼。

杨绛先生说：“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
璃脆。”鲜花的美，娇嫩短暂，比琉璃，可要脆得多
得多！这是鲜切花的命数，得接受。养花人，得
有一副柔软细腻的好心肠，否则，这个繁复易挫
的事儿，侍弄不了。

平生爱花为花忙。爱花，所以买花，但独买
铃姐直播间的花，是因为我喜欢这位女主播。隔
屏相见，也有投缘的感觉。

她是一位有着十多年养花经验的美女，约莫
40岁。她五官得体，身材有致，一双灵动的大眼睛
会说话。但她的美，不只外貌，在气质。群芳之中，
她比康乃馨热闹，比冬青丰富，比香雪兰刚强。她
像秋菊，随和可亲，不失风骨；她像雪柳，枝叶开花，
不落俗套；她也像百合，孤傲多香，长情不变。

但最打动我的，不在外貌与气质，在于她独
特的人格魅力——真实，热情，善良。

有时候，上她的直播间，不为看花儿有多美，
是想看看她当天的心情怎样。因为，她生起气来
的样子很真实，因真实而有趣，因有趣而可爱。她
以真示人，少有表演的成分。收到好评就开心地
笑，嗓子疼时就愁眉苦脸，压力大时也会轻抱怨。
手边的助理跟不上节奏，她就烦躁地批评，连线上
的买家，她的新老主顾们，也不刻意取悦讨好。遇
到有不识货的或误解她好意的，她也会柳眉倒竖，
直接怼回去。对于异见，她从不礼貌地回避，而是
勇敢地看见；对于质疑，她也不闪烁其词，而是感
同身受地回应，并建设性地寻求解决。我看她呀，
也是一个凭感觉生活的人，喜怒全写在脸上，生而
为人的性情，在小小的直播间暴露无遗。

玲姐身上洋溢着一股热烈的情愫，富有感染
力。她总是能将线上线下的互动连成一片。她
卖的，不只是花，还有对鲜花的热爱和对美的追
求，她激发了人们享受美好生活的愿望，且提供
了最直达的路径。每次报价，她都要看着笔记本
摁计算器，有时还要与后台小伙伴多次确认，看
得出，计数不是她的擅长。她能干，但不是十分
精明，若拿智慧来补，就绰绰有余了。她算的，不
是计得清的金钱账，而是扯不断的人情账。钱，
自然会向她奔涌而去。

在商言商，商人的目标是赚钱营利，但玲姐
坦言，钱是要赚的，良心也要有的。她总是劝那
些新手，不要买娇贵的花，价格高又难养。她也
常对老粉说，家里花瓶太多，就不要再买了，凡事
要有个度。有一次，她做新人福利，报出了五支
洋牡丹的价格，但助理在平台上却以同样的价格
给出了十支的货。秒完以后才发现，这一单，她
亏损了几千元。她有些心疼，但也认了，说既然
自己出错，再怎么亏，也不能赖到别人头上。细
微之处，我总能感受到她暖和的内心里，有一份
体贴的善意。

主播玲姐，就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人，调性
简单又复杂。事实，总是比故事更精彩；鲜花，让
生活从此岸到达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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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花夕拾

迷上玲姐迷上花

■陈幼芬

我分配进衙前中学（今三中的前
身），是1985年。我在衙前中学13年，
记着我们语文组说不完的故事。

当时，我们语文组坐镇的是吴志
明老师，他是我高一时候的语文老
师。吴老师着装整洁干净，白衬衫，笔
挺的中山装，最上面的风纪扣总是扣
着的，又不苟言笑，课堂上一句多余的
话都没有，我们见了他都有点怕。

等我和吴老师成了同事，发现吴
老师并没有记忆中那么严肃。他是瓜
沥人，有绍兴口音，教书之前，曾在农
场当过六年知青，故像“麻鸟拱楝树
——花头不起”这样生动的农民语言，
也经常会随口荡出，这让我很是惊讶，
原来我们的吴老师还挺幽默的呢。吴
老师身上有老一辈知识分子的谦逊。
集体讨论一个问题，他会征询每人的
意见，有分歧的话，一定会说：再话话，
再话话。对组内我们这样的小字辈，
他总是亲切地称呼名字，前面从不带
姓氏，好像一个嘘寒问暖的大哥。

巫凌霄老师是我复习班时的班主
任，他的书法造诣体现在板书上，那叫
一个漂亮。我四年后回到学校，巫老
师已经在校长室办公了，不过但凡语
文组有活动，他总来参加。某次备课
结束，我调好墨汁，让巫老师现场写一
幅字，好拿回家临摹临摹，巫老师欣然
提笔，写好之后，意犹未尽，对我说道：
来，我给你写名字，你照着写写看。这
是何等的好事啊，我赶紧拿起毛笔，奈
何写惯了硬笔的手怎么也写不好软
笔，最后竟至于洇成一滩。送巫老师
出办公室，我表示了自己的愧疚。巫

老师拍拍我的肩，说道：慢慢来，好好
干。他的温州口音，还是跟四年前一
样浓重，但我听得明白，“慢慢来”是告
诉我写好毛笔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急不得，“好好干”是提醒我在工作上
要向榜样学习，脚踏实地。

我的两位师长就是这样润物细无
声。

杜老师那会儿是语文组的颜值担
当，不仅身高容貌在线，情商更是杠杠
的。那年，我们去奉化溪口中学搞教
研活动，那次吴老师大约有事没有同
行，杜老师便成了领队。活动之余去
游山，他就让我们坐缆车上山，我们担
心报销时不能通过，他说他只担心我
们这批女老师走不动。有一次，我批
评班里某位女生行为习惯差要改进，
说道：你是大姑娘，以后要注意个人形
象。女生走后，杜老师笑着提醒我：大
姑娘大姑娘，为什么不说姑娘儿或者
小姑娘呢？我体味着“大姑娘”与“姑
娘儿”与“小姑娘”这三者之间的差异，
恍悟那种“通俗”与“雅致”之别。

戴老师是正宗杭州城里人，身材
高挑，纤秾适度，真正如花似玉。那
时她先生已去省城读硕士，戴老师一
个人带着儿子，备课，上课，批改作
业，兢兢业业，有条不紊。她的儿子
人见人爱，得所有老师的欢心，更是
我们语文组的宝贝，大家都争着抱
他，他想怎么玩，都有人陪。有个秋
天的周一，戴老师的儿子说：我姆妈
有一件《红楼梦》里的衣服。果然，周
三的时候，戴洁老师开始穿着那件中
式盘扣镶边的漂亮衣服来了。她儿

子得意地对大家说：好看吧，我就说
是红楼梦里的。

说到《红楼梦》，又想起杨根灿老
师，他是衙前中学最有名士风范的人，
烟酒茶，棋书麻，都是拿手的，让人想
起西南联大的闻一多先生。他住我隔
壁，晚饭后总有数学组的王老师或者
物理组的谢老师来找他手谈，有时也
被体育组的赵淡老师拉去凑麻将搭
子。杨老师给学生印象最深的，是关
于《红楼梦》的讲述，学生听得如痴如
醉，比上正经语文课认真多了。

王伟明老师在课前会唱一首流行
歌曲。

我复原一下40年前的场景——上
课铃响起，王老师快步走进教室，还没
等班长喊起立，他就迫不及待了：大家
好，上课之前我先给大家唱一首歌，歌
名是《冬天里的一把火》。王老师纯粹
清唱，还有幅度很大的肢体动作，估计
是杭城读大学时看过崔健《新时代的
摇滚》，学了一招。这一套高燃的煽情
之后，主课教学正式开始。30年之后，
王老师兼职成了婚庆主持人，小阿六
头声名颇高，应该与衙前中学这段经
历有关。

语文组每年都有新老师加入，八
七年还是八八年，记不太清了，语文组
又来一个喜欢唱歌的徐益欣老师，比

“一把火”的王老师更有台风，更能
唱。徐老师国字脸，大高个，帅得很，
力气也大。那个上午，罗老师因低血
糖晕倒在办公室，是徐老师用一个公
主抱，从五楼一气下到一楼医务室，我
们几个女老师跟在后面大气不敢出，

直到高柏兴医生调好白糖水喂罗老师
喝下，这份紧张才算放下。后来回想
这一场景，感觉像电视剧里霸道总裁
结婚似的，徐老师罗老师当然是主角，
而我们则好比伴娘团一样。只是徐老
师当时的抱姿有点僵硬，脸部肌肉也
不够柔和，一看就是见义勇为式的勉
为其难，比起后面赵云飞老师抱施老
师的风采，差太多了。

赵云飞老师是南片河上店人，为
人大气爽快，喉咙响，嗓门大，跟人怼
的时候，一双眯眯眼却是笑意盈盈，让
人不知他到底要搞哪样。话说有天中
午，赵老师把施老师掮在肩上，从校门
口往家走，那姿势像扛着一捆甘蔗，教
学楼前的学生开始起哄，施老师想着
下来走，赵老师声音蛮响：嫑动，甭难
为情咯，我背得动。一双松紧鞋踢得
路面石子横飞，烟尘斗乱，好像武侠片
的镜头。“这两口子！这两口子！”旁边
熟悉的老师们都乐了。

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
兵”，我们语文组也是这样，一个个
来，一个个走，詹漪君、张金英、赵云
飞、罗健、沈林翔、劳纳新……有些同
事一时都记不起来了，连我自己，也
在1997年离开了这方洋溢着青春活
力的土地。但是我心里永远存有衙
前中学的记忆。不仅我没有忘，我的
语文组的同事们也没有忘。每年我
们都会抽时间聚在一起，像亲人一
样，吃饭聊天。聊着聊着，那个年代
的一切都奔涌在脑海，好像我们从没
有离开衙前中学一样，仍旧是那样充
满青春和朝气。

闲坐烹茗 ■马毓敏

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我们语文组也是这样，一个个来，一个个走，詹漪君、张金英、赵云飞、罗健、沈林翔、劳纳新……有些同事一时都记不
起来了，连我自己，也在1997年离开了这方洋溢着青春活力的土地。但是我心里永远存有衙前中学的记忆。

衙中语文组永不褪色的趣事

那天，我骑自行车测量、校核萧山
区《进化镇志》志稿所需的桥梁、道路
资料。水光潋滟，晴空桂香；山色空
蒙，雨岚亦奇。几天骑行下来，蓦然有
感：这儿人们的生活，正如国庆假期结
婚潮里婚庆放歌的《好日子》；这个浦
阳江畔的省级历史文化名镇，这座白
鹭翩翩天然氧吧里的休闲旅游新城，
这片青翠如涌而又富蕴文化的进化大
地，回荡着一首首悠扬壮烈的古典音
乐，跳跃着一支支优美轻快的大自然
旋律。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千年古村
落欢潭，相传因岳飞率兵抗金过此，
笑饮潭水，百姓为纪念此事，取名

“欢潭”。在这里，千米老街、古桥、
古井、古弄、古寺、古书院，只当平
常；在这里，“义仓、义学、义渡、义
诊、义葬”五大义举，流传至今；在这
里，粉墙黛瓦的徽派明清古建筑，鳞
次栉比。

古韵悠长的文物，宛如时光深处
的和声伴唱。茅湾里，一个寻常的地
名，却是见证中国由陶入瓷时期的代

名词，以烧制印纹陶和原始青瓷为
主。除了大量出土遗存的罐、坛、碗、
杯、盅、盉、鼎之外，数处完整的龙窑遗
址，仿佛把人带回“周朝天子八百年、
座座山头有窑烟”的岁月。国务院第
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里，
就有茅湾里窑址。

敲、刮、砍、凿、砸，恰如那远去的
打击乐。茅草山、乌龟山，虽然名字听
起来土里土气，但山间出土的人类活
动遗址，约已高寿4800岁、6400岁，奏
鸣的是遥远的新石器时代乐章。

音高八度，更有穿云之声。如果
说，境内有一位老“寿星”折合今年
100岁，那么，6400岁的乌龟山就成
了“出生约11小时”的新生儿宝宝。
这位“百岁寿星”的大名叫桃花水母，
最早生于寒武纪，在地球上生活5亿
多年，是真正的“活化石”。《古今图书
集成》中曾这样生动地描述：“桃花水
母形如榆荚，大小不一，蠕蠕然游水
中，动则一敛一收，若人攒指收放之
状，不知避人，取贮盂中亦然。离水
取视，不过如涎一捻，绵软无复形

体。”而今，在东山村清澈的水库里，
晶莹透亮，柔软如绸，中间长着五个
呈桃花形分布的触角状“天真童趣”
的它们，一张一缩，飘荡西东，悠然自
得。

天乐乡，一个雅致的名字，是进化
镇的古称。据《天乐志》记载，境内有
琴石，以为天然音乐，故名。1950年之
前，属于山阴、绍兴，钟灵毓秀。

在这里，我们可以走进爱国英雄
葛云飞故居，这位道光三年（1823）的
武进士，鸦片战争英勇殉国的定海三
总兵之一，以生命谱写英雄赞歌，令人
肃然起敬。向西五里路，是晚清立宪
派重要人物、清末民初实业家、政治活
动家汤寿潜的家。1890年，以《危言》
成为“危言”式论著第一人。辛亥革命
后任浙江铁路公司理事长，建沪杭铁
路实业兴国。他生活俭朴，有“布衣都
督”之称；急公好义，将袁世凯补偿给
他的20万银圆，遗嘱后人捐赠建造浙
江图书馆；与女婿马一浮的“翁婿情
深”传为佳话。

在或许枯燥的数字里，进化镇的

底蕴让人浮想联翩，这方 87平方公
里的大地状如蚕叶，有全国级文物保
护单位1处，省级7处，市级7处；市
级文物保护点32处，区级41处；古树
名木 187棵，街边的樟树，披着盎然
生机的苔衣；足以“喂饱”来此休闲、
探寻的“蚕宝宝”们。全部25个村的
村歌，抒表着村村寨寨的风情与梦
想。

最优美的旋律，非大自然如诗如
画之山水莫属。七山一水二分田的进
化，大岩山原始森林古木葱郁，清化山
竹木叠翠，进化溪、欢潭溪蜿蜒流淌，
山塘水库星罗棋布，古刹庵庙镶嵌坞
坳，春桃、夏荷、秋桂、十里香雪、吉山
红梅各领风骚……江南“小九寨沟”名
不虚传。正如南宋诗人翁卷《野望》所
写：“一天秋色冷晴湾，无数峰峦远近
间。闲上山来看野水，忽于水底见青
山。”迄今如是之外，可作增添的“进
化”是，夜晚收工之时，我抬头望那掩
映城山巅上米黄色灯光勾勒、映衬下
的开元天域度假村，宛若天上宫阙
……

背包揽胜 ■王国海

七山一水二分田的进化，大岩山原始森林古木葱郁，清化山竹木叠翠，进化溪、欢潭溪蜿蜒流淌，山塘水库星罗棋布，古刹庵庙镶嵌坞坳，春桃、夏
荷、秋桂、十里香雪、吉山红梅各领风骚……江南“小九寨沟”名不虚传。

如歌的进化

冬日感怀三首

湘湖诗会 ■萧祖能

学者刘敬圻先生将居住在宁荣二
府的男性群体分为四种类型，定贾政
为失败男人的典型，即，一个认同主流
文化的期待，但平庸无为，最终进退维
谷的老派人物。

作为父亲，贾政其实爱赏宝玉的
貌、才、学的。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
题对额，宝玉对贾政的水帘用“泄玉”
二字，评论道：“有用‘泻玉’二字，则
莫若‘沁芳’二字，岂不新雅？”贾政拈
髯点头不语。众人都忙迎合，赞宝玉
才情不凡。贾政道：“匾上二字容易。
再作一副七言对联来。”宝玉听说，立
于亭上，四顾一望，便机上心来，乃念
道：绕堤柳借三篙翠，隔岸花分一脉
香。贾政听了，点头微笑。贾政在众
客面前虽连连叱责宝玉所咏不好，但
后来，元妃省亲时，园中“蓼汀花溆”

“有凤来仪”等匾额、对联都是宝玉的
作品，贾政采用了。宝玉写赞咏林四
娘的《姽婳词》，说，“此必是长篇歌行
方合体的。或拟白乐天《长恨歌》，或
拟咏古词，半叙半咏，流利飘逸，始能

近妙。”贾政听说，也合了主意，遂自提
笔向纸上要写，又向宝玉笑道：“如此，
你念我写。不好了，我捶你那肉。谁
许你先大言不惭了！”（第七十八回）作
为父亲的贾政，深知宝玉聪明灵秀，只
是这慈祥的一面总被严肃的外表所遮
蔽。

大多时候，贾政与宝玉虽为父
子，实则陌路。他对宝玉从不喜、失
望、绝望到最后妥协。宝玉抓周，“伸
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玩弄，那政老
爷便不喜欢，说将来不过酒色之徒，
因此不甚爱惜。”（第二回）宝玉去上
学来请安，贾政冷笑道：“你如果再提

‘上学’两个字，连我也羞死了。依我
的话，你竟顽你的去是正理。仔细站
脏了我这地，靠脏了我的门！”（第九
回）冷严厉色至此。宝玉见父亲，如
老鼠见猫，诚惶诚恐。第二十三回，

“忽见丫鬟来说：‘老爷叫宝玉。’宝玉
听了，好似打了个焦雷，登时扫去兴
头，脸上转了颜色，便拉着贾母扭的
好似扭股儿糖，杀死不敢去。”贾政听

说宝玉的丫头叫“袭人”，说：“可见宝
玉不务正，专在这些浓词艳赋上作工
夫。”说毕，断喝一声：“作业的畜生，
还不出去！”贾政因望子成龙心切而
变得偏执，由疏淡而呵斥、谩骂断喝
使父子隔了壁障。第三十三回时，贾
政受了忠顺王府的气，听了贾环的谗
言，知道宝玉“在外游荡优伶”、“在家
淫辱母婢”，情绪终于爆发，将宝玉鞭
笞一顿，旧与新的矛盾演化到极端。
宝玉被打得皮开肉绽，不省人事。后
来在贾母出场并厉声喝问下，才停
止。但被打后，宝玉向理解他的黛玉
表示：“即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
的！”所以贾政的所有震怒、心力都付
诸东流。之后宝玉依然故我，贾政反
而管束不着了。

后来，贾政对宝玉的绝望渐减，
或许“因年事渐长”“名利大灰”“一应
大小事物一概益发付于度外”，变得
妥协。到小说的最后，贾政抬头忽见
船头上微微的雪影里面一个人，光着
头，赤着脚，身上披着一领大红猩猩

毡的斗篷，向贾政倒身下拜。贾政吃
一大惊，忙问道：“可是宝玉么？”那人
只不言语，似喜似悲。在“落了片白
茫茫大地真干净”天地间，父子永绝，
结束了悲喜交加的关系，走向不同的
路。

贾政总体以严父的面貌遮蔽了慈
父的爱心，以自己的标准要求宝玉。
父与子是两种态度的人，贾政执着现
实，偏重功利，宝玉重视灵性，注重个
性。在传统文化与封建末世的纵横交
错点上，贾政执迷不悟，宝玉参破现
实，故而有既人伦又异质的父、子关
系。

《红楼梦》对贾政型的以平庸为物
质的不肖子弟的塑立，是颇有震撼力
的。它提供了一种让人关注、启人深
思的现象：平庸，即使是道貌岸然的平
庸，原来也是很可怕的，它是纵容叛
逆、滋生腐败、酿制罪恶的温床，无论
是面对家庭，还是面对社会，都是一样
具有隐形的、慢性的，不自知的杀伤力
和破坏性。

灯下漫笔 ■冯文丽

平庸，即使是道貌岸然的平庸，原来也是很可怕的，它是纵容叛逆、滋生腐败、酿制罪恶的温床，无论是面对家庭，还是面对社会，都是一样具有隐
形的、慢性的，不自知的杀伤力和破坏性。

贾政：慈父还是孝子？


